
徐 恭 义 ，生 于 1963 年 ，

山东青岛人，系中铁大桥勘

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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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基层

由于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因此它常被称为“恶

之花”。“但人们也许不知道，罂粟还具有药用价值，它的提取

物也是多种镇静剂的重要原料。”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教授叶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想把

“恶之花”的另一面展现出来。

近日，叶凯团队、英国约克大学教授伊恩·格拉汉姆团

队、英国惠康基金桑格研究所研究员宁泽民合作的学术论文

《鸦片罂粟基因组及吗啡喃的合成》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首

次 公 布 了 鸦 片 罂 粟 的 高 质 量 全 基 因 组 序 列 和 组 装 分 析 结

果。这一成果为进一步挖掘鸦片罂粟的药用价值和揭示罂

粟科乃至早期双子叶植物进化历史奠定了重要基础。

跨界研究，从生物实验到信息编码

虽然如今的叶凯已扎根生物信息领域多年，但其实在最

开始他并不是位跨学科学者。

读研期间，叶凯迈入了生物学研究领域，那时他把大部

分时间都用来做生物实验。可单一的生物实验，难以满足叶

凯的好奇心，他将视线对准一个新的领域——生物信息学。

直到 2004 年赴莱顿大学读博，叶凯才真正进入生物信息

这个交叉学科。从那以后，把生物过程抽象成信息编码成了

叶凯的主要任务。旋状扭动的 DNA 双螺旋、神秘莫测的超

级基因簇……那时的叶凯每天都要和它们打交道。

为了能尽快学习、掌握这个交叉学科的知识，叶凯很拼

命，熬夜查资料、做实验成了他的日常。辛勤的耕耘最终换

来了沉甸甸的收获：自 2008 年起，他开发了一系列基因组测

序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发表 SCI 论文 53 篇。这让叶凯成为国

际上较早接触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和数据的研究人员，他

还以主要成员的身份参与了美国肿瘤基因组路线图等国际

重大科学项目。

从 2008年开始，叶凯尝试将生物信息学技术应用在精准医

疗领域。叶凯开发了一系列基因变异检测方法及分析系统，其

中由他开发的部分研究成果如 Pindel检测系统已作为该领域的

核心检测方法之一，被多国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广泛使用。

2016 年 3 月，叶凯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同年 4 月该校为其

成立了具有鲜明交叉学科特色的“叶凯青年科学家工作室”，

鼓励他继续进行大数据挖掘、算法设计、细胞工程、基因组学

等多领域的交叉研究工作。

带队有方，培养成员国际化视野

尽管目前叶凯团队的规模并不大，但这支小团队却在短

时间内做出了很多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要数他们最

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关于鸦片罂粟的成果。该研究历时

两年多，叶凯团队成员在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后，仅用 8 个月

的时间便高效完成了难度颇高的数据分析任务。叶凯表示，

团队快速攻关的秘诀在于充分利用交叉学科的优势。

仔细分析叶凯团队成员的学术履历便能发现，团队成员

的学科背景非常丰富，涵盖了包括自动化、计算机科学、生物

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正是由于团队成员运用在各自领域

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确保了研究项目每一环节的创新性

和严谨性，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能将各方优势发挥到极致。

同时，国际化是叶凯青年科学家工作室的另一个突出特

色。在叶凯看来，一支优秀的团队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并积

极与国际接轨。

郭立是《鸦片罂粟基因组及吗啡喃的合成》一文的第一

作者。2016 年在美国完成植物病原基因组学博士后研究工

作后，他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加入了叶凯青年科学家工作室。

“和叶凯教授相处，感觉亦师亦友。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对宽

松自由的研究氛围，相信在这个平台上成员们可以走得更

远。”郭立说。

“工作室为每位青年教师都提供了自由的发展空间和个

性化的培养计划。”叶凯希望可以尽最大可能调动团队成员

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研究自主性，“让每位成员都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帅才”。

叶凯：
破译“恶之花”的基因密码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刘煜含 张琢悦

叶凯在进行细胞生物学实验

今年，是宋仁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畜牧

兽医工作站（以下简称玉树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

的第 32个年头。

这 32年来，他一直坚守在畜牧业一线，白天忙

站里的工作、晚上搞科研。三江源区生态保护、畜牧

技术研发与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卫生监督管理……

这些都是他要忙的事。如今，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

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站长一职也落到他身上。

“时间太不够用了，每晚 12点前就没睡过觉。”

这次采访约在周六清晨，这还是宋仁德使劲挤出来

的一点儿时间。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同等的回报。近几年，他

研发申请了 4 项专利，入选了 7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

人才计划工程，获得的国内外科技奖有 9 个，主持

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采访中，宋仁德以一句“乱七八糟干了很多”，

将这些成就粗略带过，只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多提

了几句。这几年最令他自豪的是，通过畜牧技术的

研发，让高寒地带的母牛损亡率降低 2.5%、繁殖率

提高 26.9%，牦牛出栏率增加 45%，项目区因此平均

每年增收 139.77万元。

宋仁德的愿望很简单，在维护好草原生态的前

提下，他想让这里的老百姓养好羊、养好牛，过上好

日子。“我会一直在这儿待下去的。”他说。

初次下乡调研，差点儿有去无回

时间回到 32年前。

1986 年，刚从畜牧专业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

缨到偏远的玉树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当时我就

是想着，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改善这里家畜的生产

状况，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

宋仁德在玉树的成长很快。在工作站待了一

年后，他便被派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附近的

乡村做农牧业资源调查。但这次下乡，差点儿让宋

仁德有去无回。

当时正值初夏，高原地里的冻层开始融化。在

宋仁德与 6名同事乘卡车往返的途中，须经过一片

海拔在 4400米以上、长度约 120公里的沼泽地。出

发时，这片沼泽地还是冻结的，但当他们完成 15天

的调研工作返程时，冻层融化了。车子一开进去，

就陷进泥里出不来。

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区域，当年通信还没有如

今这般便利，没有手机与外界联络，一车人几近处在

绝境之中。无奈之下，一群人只好把衣服脱掉放进

麻袋里，将其垫在车轮下面，努力让车冲出沼泽。为

避免车辆中途再次陷入沼泽，司机踩油门冲出去后，

直开到四五公里外还未解冻的高坡上才敢停下。

除司机外的其他人则迅速将衣服从麻袋取出、拧

干，一边穿，一边跟在车后面追，直追到高坡上才能坐

上车歇会儿。但高地面积小，车开不了一会儿，又陷

入沼泽里，一群人又得下来弄车，如此反反复复。

“绝望啊。”宋仁德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说，如果

当天出不去，就可能会饿死、累死在那儿。最后，在

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下，他们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在

16个小时后脱险。

“到下一个营地时，几个人连帐篷都没力气搭了，

直接摊在地上休息。”宋仁德回忆到这里时笑道，“后

来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太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畜牧业的基础研究，太薄弱！”

1999 年，宋仁德被公派留学日本。2007 年，他

结束在日本的博士后工作并归国，婉拒多家科研院

所和高校的邀请，再次选择回到玉树州基层工作。

这一待，就待到现在。

“我看准的就是基础研究。”在宋仁德看来，不

论是对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还是在科研领域中，

基础研究都非常重要。

“畜牧业的基础研究，太薄弱了。”宋仁德说，草

原上的野外调查，没有个七八年，是难以得出准确

结论的，而国内的科研项目通常得三年结项，因此

做这块基础研究的人很少。

记者了解到，去年站里结束的“牦牛藏羊的放

牧行为对高寒草甸的影响”实验项目，就连续做了

12 年。而像这样的情况，在宋仁德主持的基础研

究中，是很常见的。

事实上，不只是限期原因，野外调查的辛苦与

繁琐，也让多数科研人员望而却步。

就拿前述的实验项目来说。在调查牦牛的放

牧行为模式时，宋仁德带领团队兵分四路，平均每

5 人跟踪一头牦牛，对其 43 种行为进行了 72 小时

不间断的观察，每 2分钟就需记录一次数据。“调查

时团队成员眼睛都不敢随意挪动，就怕漏掉数据。”

宋仁德说。

平时，宋仁德不是忙站里的各项工作，就是到

乡里的牧场做调研和技术指导，极少有时间照顾远

在西宁市的一双儿女。好在，如今两个孩子都已长

大，大女儿去日本留学，小儿子刚刚参军。而宋仁

德与妻子将继续驻扎在基层，为这片高原奉献自己

的一生。

他“赖”在玉树32年，只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实习生 刘雨亭

“建造一座留存永世的桥。”这是徐恭义一直以

来追求的愿望，也是他从业 34年的动力。他总说，

做桥梁工程，就应该有“留存永世”的信念。

多年的辛勤耕耘也让这位 55岁的中铁大桥勘

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收获季：10 月 8 日他荣获 2018 年英国土木工

程师学会（ICE）国际成就奖；6 月 12 日他荣获 2018

年美国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这是国际桥梁界

个人成就最高奖项之一。

美国约翰·罗布林奖素有桥梁界“诺贝尔奖”的

美誉。徐恭义成为第一位获此奖的中国人，也是该

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大学毕业后，我赶上最近 20年国家土木工程

建设飞速发展的非常时期。作为一名桥梁工程师，

我非常幸运地参与了许多大跨度公路、铁路桥梁的

设计和修建工作。”徐恭义说。

徐恭义徐恭义：：
建造留存永世的桥建造留存永世的桥

吴纯新 王 虎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江苏五峰山长江大桥和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这三座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的

桥目前正处在紧张的施工阶段。这三个项目的总

设计师都是徐恭义。

“大桥承载拉力全指望它了，丝毫马虎不得。”

前不久，徐恭义来到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施工现

场，一边查看主缆架设速度和线型控制系统，一边

向身边的技术人员询问相关施工数据。

蓝天白云下，两座主塔耸立在长江两岸，映着

阳光，显得格外雄伟。

爬桥塔、下基坑，不一会儿，徐恭义已是汗流

浃背。他是工地的常客，相熟的工友都叫他“徐

大师”。

“徐大师对施工情况问得很细，讲话很有条理，

每次来还能教我们不少新知识！”在工人张俭和的

印象中，徐恭义态度和蔼，脸上总带着笑，几句话聊

下来就能和工友们打成一片。

据徐恭义介绍，受建桥位置及桥群密集等环

境条件限制，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被设计成一座

主跨长度达 1700 米、上下两层结构的桥梁，建成

后它将成为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

索桥。

悬索桥跨度大，意味着其柔性也要相对增强，

这对大桥的抗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徐

恭义带领团队配合有关科研单位对武汉杨泗港长

江大桥做了 4个循环的全桥模型抗风测试，详细检

验该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不断修改气动形状并调

整设计方案。经过反复测试、修改，设计团队最终

获得了满意的设计数据，确保大桥具有足够的抗风

能力。

“大师”风范，江河湖海指点世界之最

“如今世界前十特大跨度桥梁，半数以上都建

在中国。”徐恭义说，从无到有、从跟随借鉴到自主

创新，经过 30多年的成长积累，我国桥梁技术在科

研设计、施工制造、装备材料等方面已经迈入世界

先进行列。

总结这些工程的设计关键点，徐恭义认为，这

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但在这些超级工程中，有一

个结构，在徐恭义看来十分关键，那就是主缆钢丝。

悬索桥是以承受拉力的缆索或链索作为主要

承重构件的桥梁，主缆是其中承受一定张力及拉力

的缆索。主缆承载着桥梁的全部荷载，决定悬索桥

荷载能力的强弱。优质高强度钢丝是主缆的核心

部件，但由于相关技术被国外垄断，我国使用的超

高品质原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因此，近年来徐恭义着力推动和引导国内相关

生产企业提高生产制造能力，向国际先进水平靠

拢，要给超级工程部件、材料打上“国产记号”。“在

安全、经济的基础上，我希望未来我国全部建桥材

料都能实现国产化。”他说。

悬索桥的主缆由索股组成，索股则是由一根根

平行排列的钢丝捆绑而成。钢丝决定着桥梁的跨

越能力和受力安全水平。一般而言，桥梁荷载越

大，需要的索股数量越多。

像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这样的超级工程，其

荷载量巨大，若单纯依靠增加索股数量，则会增

加主缆体积和重量，给施工带来极大的难度和挑

战。“因此，提升钢丝强度是唯一的破解方法。”徐

恭义说。

根据该桥的荷载要求，主缆钢丝强度必须在

1960 兆帕以上。可在当时，强度达到 2000 兆帕的

超强度主缆钢丝，不要说国内，就连国外企业也无

法生产。早在设计之初，相关桥梁建设部门工作人

员就曾联系国内相关大型生产企业，希望有企业能

研制并生产出 2000 兆帕超高强度钢丝，但回应者

寥寥。这期间，只有青岛特钢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

在徐恭义的引导和鼓励下潜心研究、反复试制，打

造出一条全新的生产线，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超强

钢丝。经过试验检测，最终该国产钢丝被用在了超

级工程上，中国设计成功带动了中国制造。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的另一个技术亮点是其

全焊接双层钢桁梁设计，这也是该技术在全球悬索

桥的首次尝试。其优势在于不用一颗铆钉或高强

度螺栓即可实现杆件与杆件的连接，这样既节省材

料又便于后期维护。此设计为该工程项目省下近

5000 吨钢材，与国际同类型桥梁相比，用钢量节省

10%，由此体现出的中国设计技术水平令多位国际

同行钦佩。

徐恭义坦言，在需求驱动下，不断更新设计理

念，创新原有工艺、方法和材料，这是桥梁设计工作

的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大国情怀，用中国设计带动中国制造

“把桥修好”是徐恭义最大的心愿，他不在乎奖

项或排名，设计、修建一座好桥是让他开心的事。

30 余年初心不改，至今徐恭义已主持设计了

50 余座特大型桥梁，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

绩：他参与设计的汕头海湾大桥开创了我国现代悬

索桥的先河、西陵长江大桥实现了国内首次“一步”

跨越长江……

徐恭义表示，桥梁工程师能在幸运时代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这是历史的垂青。参加工作以来，他

赶上了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大潮，才使他学有

所用、能够接连承接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这得益于

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制造能力和装备能力的

提升以及新材料研发生产技术的完善。

回想从业之初，徐恭义说，大学毕业后和他一

起被分配至公司的有 10 人，如今仅有他一人还坚

守在这块阵地上。

为何能在这个领域坚持这么多年？徐恭义笑

着说：“做桥梁设计，总有做不完、做不足的地方。

对每个经手的项目都仔细研究钻研，精益求精完善

好每个细节，这也是我多年的兴趣，时间久了自然

也就爱上了这份工作。”

刚刚参加工作时，受家中住房条件的限制，徐

恭义每晚都去办公室加班、看书学习，直到门卫要

拉闸、锁门，他才离开。即便到了周末，他也要抓紧

时间骑上自行车去补习英语，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

15年，同事说他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专家。

“应该说，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我潜心

科研的意志和决心。”徐恭义说，现在年轻工程师

们，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个人生活条件，都比我们

那时要优越很多，然而诱惑也更多。“我认为，要想

成为一名优秀的桥梁工程师，必须在内心深处对桥

梁工程有一份热忱、热爱。”他说。

大爱如痴，34年坚守“把桥修好”初心

8月 4日，宋仁德（左一）给优良牦牛种牛
进行身体指标测定。 杨玉文摄


